
 
 
 
 
 
 
 
 
 
 
 
 
 
 
 
 
 
 
 
 
 
 
 
 
 
 
 
 
 
 
 
 
 
 

Edouard Malingue Gallery 

 
Sixth floor, 33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紐利‧庫祖詹與碧格‧雅蕾對談錄 
  
B：關於看著你畫作時讓我聯想到最多的東西，也就是那天我們在你工作室裡也

談到的，在你的畫作裡，我們看到的城市規劃，不知道這裡的出發點是從實際存

在的規劃，或是完全從你腦袋裡創造出來的一個城市空間？一方面擁有一個鳥瞰

現代化城市的視野，而另一方面我們則是看到有些更貼近街道水平的建築物 。我

不是要斷言地說這是一種相似度，不過這是一個現代化的城市 – 提到這是一個

現代化城市的時候，這可能會是一座伊斯坦布爾城，可能是紐約，或是其他大都

市 - 我們是不是在談論從城市之間相似性的基礎上所發展出來的一種標准化類型

呢？ 

  
N：猶如每個地方都有一種熟悉度，像那種同質化似的彼此相類似，是同時具有

積極正面和消極負面的；一方面是處處相似所造成的枯燥乏味，因為失去了特色

與自主性， 另一方面，假如去到任何地方都是熟悉的話，其實感覺還挺舒適的 

。我現在離開這裡出國去，到了世界上的其他大都會時，我還能繼續保存住反射

這裡的一些印像時，我就會感到比較輕鬆自在，而不會覺得有一種威脅，也不會

感到不安。因為我幾乎像是走在相同街道上，像是住在相同的地方，舒適地過著

一天的時光，反觀之，則也是會令人不寒而栗的。這帶出來的不僅是本身的標准

化，連人的行為，思維方式都完完全全標准化，由外在來決定我們的所需，我們

的反應就變成自動化，以至於表現出同樣的行為,而且思考模式全都一樣。這聽起

來像是一句很誇的話，但其實在我的腦海中我一直是有這些想法的。幫助我思考

的有些是作為創建原型設計（代碼、圖形）的元素，而且在那裡是用一些比較簡

單的形狀，以另外一種形態來創造出比較糾結而錯綜復雜的結構組合，是關於塑

料彩的，也是關於工作室的。 

  
另外，我喜歡簡潔一點的東西，那種非常複雜難解的形式是要不得的，比方說，

我覺得要是把一棵樹畫得太完整的話，不但不會拉近畫作與觀眾之間的距離，還

會把觀眾嚇壞的，因為那種很深奧難懂的東西，就好像是要透過某個儀式才能達

成，然後大家好像還得要尊崇這位創作者似的。而且還是以藝術更精致化的這個

名義或是以優化你關注之物為理由，把你隔得更遠，放在更高的地方，這也是會

令人很反感的一點。利用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和觸摸到的一種形態來進行創作，

也就是說在一個極簡單的範圍內產生出創意，以廚房為題，這兒就有材料，這就

是每個人都能找到的一種材料，在材料的應用方面，看似每個人都很容易使用的

一種材料，但那個卻是您在運用創造力時百分百需要的材料。因為一棵樹本身表

現出來的就是一個完美的形像，假如您可以完全把它呈現出來的話，您將會得到

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繪制人物時也是這樣的，同樣的感覺，我覺得，人形本身

就已經是完美的，當你完完整整地把它呈現出來的時候，那就是個完美的東西。

甚至在評論或捍衛時是會阻礙你前進的，或是限制自己的思想方向，那麼你是受

了立體派藝術的影響而做。儘管是有這方面的優點，但其實在你的深層自我裡頭

，讓我覺得這像是把你和你自己連接起來， 僅僅作為一個傳遞者，是一項將你自

己定位下來的工作。 

  
因此在這裡，就像是在這個城市裡的和人性裡頭的這些不愉快的事情，似乎需要

一個解決方法。因為這兒有一個與需要相關的問題，而我就是在過街時思考其解

決方案的。例如我說想：「這棟建築物為什麼要這樣興建？」、「這個形狀有了

比例上的誤差」，而且我的專業角度也會牽涉其中。當你看著那棟樓時是不可能

不去思考這些問題的，然而，這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個再生材料一樣。我就自作主

張地為它添了一個附加價值，使它變成一個更耐看、更令人想深入其內以及更富

生產力的一個區域，就是一種廢物利用，讓原來無法使用的東西變得可以使用。

所有的狀態形成是建構在各種嘗試上，像是如何隨著你的身體節奏（這裡我是指

畫作），如何照著畫作再重現出來，是如何在可接觸到東西與遙不可及的這兩個

極端之間創作出一個組合來的，儘管其中存在種種規則，又是如何能讓它自發地

重新被複制到畫作上的。 

  



 
 
 
 
 
 
 
 
 
 
 
 
 
 
 
 
 
 
 
 
 
 
 
 
 
 
 
 
 
 
 
 
 
 

 
 
 

	  
 
 
 

 
 

B：嗯， 但當然，我認為你是從一個很謙遜的出發點說的。 

  

N：哦不，不是的，不是謙虛，我只是在進行均等化。因為近距離看這畫作的

橫截面時，你就可以看出我所倡議和應用的解決方法是多麼的簡單構造。 當

他們聚在一起時，一個過程便會呈現出來，這也是最可能激蕩出你的創意。但

他從未迫使你作出抽離，事實上，他就是那個激勵你的東西，因為我覺得大部

分 一個博物館、畫家或藝術家對那種完整的感覺和完美境界的狀態，精湛技

藝的狀態會保持一定的距離。你需要很多基本的形態，但是付諸實行不應該是

那麼遙不可及的一件事，觀賞本來就應該是沒有限制的一件事，但需要使制造

的條件更容易些。我不希望聽到觀眾說他們很佩服某個畫家或藝術家是怎麼作

畫的。我要激發觀眾意識到我作畫時的狀態感受或我賦予的義函，我期待我的

畫作也有這樣的效應。因此建築結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的。不只是能直接獲取

人們的關注，也是很隨意的很熟悉的東西，還會激發觀眾如何去表現出一種與

眾不同。 

  

B：是啊，我正好也想問你有關這個建築結構的靈感來源。畫作裡的城市看似

是一幅鳥瞰的視角圖。也許很難精准地說出畫的是哪座城市，但所有的畫作都

有個共同點，就是高樓林立的現代建築，擁擠的住房項目，無人的城市景像… 

  

N：我在畫作裡的構思是：幾個世紀以來，人們都是用一定的角度、高度和水

平來看一幅圖畫的。我們是如何看地平線的，我們是如何感知一棟房子，一處

景觀的，這一切都是有清楚記載下來過的。在還沒有依賴現代化科技設備之前

，人類的眼睛所看到的，經驗到的東西其實是非常缺乏的。我們能感知到的世

界就好像是一個環狀，像赤道線似的是單一的線條。到了今天世界突然成了是

一個球體狀的，現在已經演變成可以從每個角度來觀看了。這種視覺機制是本

世紀的視覺機制。你可以注視某一特定的景觀，可以從觀看的角度去倒推測算

出作品是屬於哪一時期的、什麼風格的。那個有一點是我從一切電影、攝影、

特編寫作以及故事裡獲取到的，不單單只是視覺題材-視覺機制-  當代的視覺

材料而已，還是一種融入其中又受之影響的應用與畫作形態。背景圖像已經不

能再是 150 年前的，所以人們會覺得非常奇怪，因此這是屬於這個時代的視覺

機制和知識。 

  

B：嗯，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否可以把你的畫作想像是對我們這個世代

的一種批判？或者，我們是否可以把它解讀作一種審美的批判呢？也就是說，

還有些什麼深刻的批評嗎？ 

  

N：我在乎的根本不是在那裡說我把自己擯除在事件之外，形成一種認知，然

後提醒人們關注這個問題，或是去喚醒人或教訓人。因為我也跟其他人一樣是

在經歷一個過程，我也是生活在當代的一份子。所以在那樣的多變的情況下，

我自己找出了那些影響、控制並且對抗我審美判斷的東西。畫作裡大部分的東

西都是自發性地發展出來的。就是在那一刻不經思考所做出來的反射動作，在

這裡粘膠帶紙時，手臂伸出去的地方又不經意地再粘另外一段膠帶紙,然後會

繼續這樣做。我往下頭再去加一條線，然後，在那裡所創作出來的狀態其實就

好像是在標注著我身體存在的一個事實似的。也就是說，一直到我的手臂可以

彎曲或延伸的地方為止 。因此，我畫布的尺寸大小跟我本人體型的大小是相

近的。事實上，兩個角落我都是可以延伸得到，往上往下都是可以觸摸得到的

，所以這就給了我一個移動空間。你在那個空間裡活動了多少，也反饋了多少

。這是供應我的源頭，因為我是生於斯長於斯，也就是說這城市、這些建築、

生活步調、我養生的東西、很多喜歡的或不喜歡的情境。我審美的興趣不是來

自一個很美麗的日落景色或是非常漂亮的自然風光，影響我更多的是人手所作

的東西。也就是說，在大自然的完美裡頭，會讓我感到驚嘆的沒有一樣是自然

的，例如，我注視著它，它就是會讓我無動於衷的。我認為若想要創作出一些

東西的話，你必須遠離那些不太會轄制你的、你認為漂亮或是你認為是完美的

東西。 

  



 
 
 
 
 
 
 
 
 
 
 
 
 
 
 
 
 
 
 
 
 
 
 
 
 
 
 
 
 
 
 
 
 
 

 
 
 
 
 

 
 
 
 
 
 

感到贊嘆簡直就好像在推崇色情業 。惹人注目就好像是當我們看到意外事故發生

時我們的注意力就會集中在“那裡發生了什麼事 ？”甚至去看那個壞東西，而且

會下意識地從壞東西裡獲得一種快感一樣。對我來說，那些被摧毀的建築物並不會

影響到美感，就是因為有那種無定形的、不規則的狀態，我反而享受其中的樂趣，

甚至也許太規律的東西會讓我感到很苦惱，不能被干擾、不能被摧毀，讓我覺得有

趣的也就是有一點是有機化。斷垣殘壁是比那種很工整、方方正正的建築物還更能

入畫的東西。我不想造一個很大的句子，但是人性本來就是跟這些衝突和破壞行為

有點關聯的，甚至有破壞之後還要想觀看的那種情形。平平順順的東西總是會讓我

們覺得別扭，我們為這種完整無缺會感到難受。總是嘗試著把時間帶入那時刻，而

且就在那裡，努力要進入那個時間點裡。當然，你不是在現實生活中這樣做，你是

在畫布上做；例如，你說讓我把那棟樓再弄傾斜一些，讓我再多摧毀一下，以至於

可以讓這個人走出那一段他麻木不自知的時光，而進入到清楚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

那一清醒刻中。 

  

B：有關在你的畫作裡從來都沒有人物的這件事，你說你畫中的人物就是觀眾自己

。 

  

N：是啊。 

  

B：其實我們正好要來談一談，你比較傾向采用的是讓觀眾有不同解讀機會的一種

方法，這種使用畫作所處的的空間和觀眾連結在一起思考的模式，讓觀眾融入成為

了畫作的一部份，你是如何辦到的？ 

  

N：當然，圖像的主角是什麼的話，就會留住那個形體了。我是這麼認為的，很多

人辦到了，我很佩服。我認為能把一個人物擺入畫作裡當做是一幅畫，是相當高的

技巧。當我想到畫作裡的這個人物時，一瞬間與那個人物相關的故事就會冒出來，

然而我不是很喜歡有這個故事形成的。因為這種情形下，觀眾不再是參與者，而是

跟蹤的旁觀者，就好像是在偷窺似的。然而，沒有人物時，比較容易參與進入到畫

作的空間裡，變成是一個生活在那個畫作空間裡的人。又再說回到畫布的尺寸需要

那麼大的意義，是要讓人根據這個來建立角度看法，也有一點是要讓那個畫作空間

裡的人物變成是自己，然後自我的成形會更增多。空間其實是，也應該是針對觀眾

而形成的東西，畫作應該要能夠提供這些。 

  

B:  還有，在畫室裡從某個固定的地方、某個角度看某個畫作是一回事，但你換了

個位置時，當作一個觀賞畫作的人，可以根據觀看當天的時間、光線、場所以及作

為一名觀眾的你是否真正地花了那個時間，而且是怎樣花那個時間的種種情況而改

變的。 

  

N:  因為這是個使觀眾移動的事，而且又再度成了主角。 其實還是在固定的位置，

不僅是只以視覺來看，同時用一種身體的移動和肢體動作，進而轉化成了一種身體

、情感、心理的行動、一個經驗，而且每一次都會加入一種嶄新的感覺或新的知識

，像是上演一場身體表演一般。 

B: 其實，建築也是在你完成你的畫作時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意識到你對此的

看法是：建築畢竟對人類而言也是塑造人類生活的重要紀律之一。其實建築元素也

可算作是一種決定和引領我們未來的信念，不是嗎？ 

  

N:  當然了！我們所有的反射動作…情況是這樣的，我們現在坐在一個椅子上 ，我

們的身體已經習慣這樣了，所以我們也照這個樣子作息、吃飯，我們睡眠的有一定

的計劃規律，要在一個地方過有秩序的生活，就需要一個具體的建築設計... 在我們

腦子裡形成時是受到這些東西很大的影響。如果我們是生活在大自然裡的話，我們

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思想體系，但由於你是如此思考，你也會按此設計未來。所以

有那種同質化、標准化問題。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看到一個熟悉的人感覺是

正面的，可是同樣思考模式，同樣行動所造成的那種標准化也有一點嚇人的。當然

還是要談建築 - 雖然我不太喜歡這個詞 - 但是這是一項社會工程，這是一種決定人



 
 
 
 
 
 
 
 
 
 
 
 
 
 
 
 
 
 
 
 
 
 
 
 
 
 
 
 
 
 
 
 
 
 

 
 
 
 
 
 
 
 
 
 
 
 
 
 
 
 
 
 
 
 
 
 
 
 
 
 
 
 
 
 
 
 
 

 
 
 
 
 
 
 
 
 
 
 
 
 
 
 
 
 
 
 
 
 
 
 
 
 
 
 
 
 
 
 
 

 
 
 
 
 
 
 
 
 
 
 
 
 
 
 
 

 
 
 
 
 
 
 
 
 
 
 
 
 
 
 

B:  現在讓我們來回顧一下藝術史，請問激發你最多靈感的人是誰？也許有很多

，但我腦海裡浮現了一些名字：迪本科恩、皮卡比亞、霍普、霍克尼。我想到的

這幾個名字裡有沒有哪一個是你比較青睞的，有沒有哪一個名字激發過你的靈感

？ 

  

N:  說真的，在藝術史中的確有許多名字，整個藝術史中，從過去藝術復興時期

的喬托，從馬薩喬到今天，可以數出一百個藝術家。雖然沒有與藝術家本人交流

過，然而能接觸到那些藝術家的部分作品，對我來說已經是非常重要的事了。但

這不是意味說: 他們為我樹立了一個學院，或是一門工藝技術，或是一個學派，

讓我因為感到對他們尊崇敬仰所以就遵循了那個方向。例如，其中也不乏有些跟

我的行業毫不相干的藝術家。不過，那些能夠不畏阻擾、堅決地實現他腦子想到

的或所計劃要做的藝術家就是我偏愛的類型；先不管我的創作是否受到了他們的

影響，能夠完成那個作品，不但經歷了那個過程，而且把腦子裡的東西傳遞呈現

了出來，令我很垂涎的事莫過於此了。 

  

B:  還有，我們能不能說在你最初的作品裡你比較致力於描繪，而後來的作品裡

，光變成了最重要的元素呢？ 也就是你非常引人矚目地使用著所有的色彩、幾

何、結構、質地與光線。就好像是一下子是那樣的一種閃爍、光輝；一下子又來

到令人產生幽閉恐怖症的封閉空間，或一場噩夢，或一個夢魔，或是世界末日…

比描繪用得更多的是以這種形態來使用用光，而且又能保持這兩邊的融洽配合，

你的想法是什麼呢？ 

  

N:  主要是我求學時期的作品，以及我從學校畢業後的一段很短時期裡的作品。

我個人很酷愛電影，無論短片、長片。  會去跟蹤要如何把一種感受傳遞給觀眾

；從很開心的一刻，一下子換到極恐怖的一刻，在抒發一段流暢的情感時，一下

子掉入到一種非常緊張的氣氛 ，那個感覺，是導演的智慧或是演員的演技，無

論是什麼，就是非常吸引我的。跟許多畫家所做的一樣我也是在表現一個情緒 - 

也就是說，畫作其實是一種有感情的物件或實體，畫作是會給你一種感受的 - 但

是，我要如何才能把我內心的情感轉化成那個實體呢，或者應該說我是否能辦到

呢？例如夢魔、驚悚、孤獨、快樂或天真。我們還可以說出許多其他不同的各種

感受。不知道我是否能夠以這個感受為出發點，在抵達目的地時, 就是一幅肉眼

可以看見的畫作？為此，我所使用的元素又是建築, 或是氛圍，當然，光線是非

常重要的，材質也很重要，不過這件事跟工程有關的方面就是運作方面的事；然

而為了要實驗這份情感是否已經成功轉移，我所做的事就是繪畫。 

 

B: 你在使用繪畫材料時簡直真的就像是一個魔術師。有時，看似膠帶紙的部分

卻發現那其實是油彩顏料，或是以為是油彩顏料的東西，仔細一看才知道是膠帶

紙材質。 

  

N: 這都是與來來往往息息相關的，這裡有一點也是想讓我自己，又想讓將要觀

看我畫作的人可以同時保持清醒。要真的作出一幅畫來又要讓情感跟這幅畫作能

會合在一塊，或讓觀眾與那份抒發出來的情感狀態獨處一下，或是突然這個也丟

失的時候，糾纏在那裡的材料是膠帶紙嗎，抑或不是… 因為我認為那是我們在

這幅繪畫的面前所采取的一種行動，觸摸畫作時可以感覺到手裡的材料，是伸手

可及摸得到的有形物，可是我更關心的這種過程是一旦遠離了之後，好像頓時留

給那個畫作的表面與牆垣之間的是一種氛圍，留給你自己的會是另一種氛圍似的

。否則，我們在這裡畫了一棵樹 ，從這個距離看是樹，或往後退十米也是樹。

所以呢，那種遠近的距離不會造成巨大的移動感受，你也許會說讓我靠近一點兒

看，但你不會感到好奇，至少我是不會的。但是如果有一種不斷地根據距離遠近

而產生變化的東西時，他會關注那個距離的，必須放置一個能夠吸引觀眾的東西

在那裡，因為你應該抓住觀眾的注意力，想辦法讓他在那裡待久一點 。所以，

提示是這樣的...在接近畫作 3 米的時候，給他一個有吸引力的提示， 在他來到了

畫作跟前時，觸摸畫作時再給一個提示，給一個讓他會忙於思考的題材；他往後

退時再給一個他關心的題材，制造各式各樣的狀況，如果這個真的發生了，我會

很高興的；如果真有這事，這就是跟我的想法互相呼應的東西了。 我喜歡這個

樣子的。 

 


